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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开放以来，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

建立与不断完善，我国新社会阶层群体不断成长和

壮大。新社会阶层活跃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广泛

领域，是市场经济建设的生力军，是推动社会变革创

新的一支新力量。

从学术研究的角度来看，新社会阶层主要指体

制外新兴的社会群体，从概念的界定上来看包括广

义和狭义之分。新社会阶层首先是作为统战工作领

域中的一个概念提出来的。从时间上看，新社会阶

层这一概念最早出现于1991年，中央统战部在《关于

工商联若干问题的请示》中指出，“对现在的私营企

业主等新的社会阶层，不应和过去的工商业者简单

类比和等同，更不要像50年代那样对它们进行社会

主义改造”。这是在中央文件中首次出现“新的社会

阶层”的概念(王俊秀，2018)。2001年，江泽民同志在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

指出，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结构发生了新的变

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

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

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

层”。由于新社会阶层这一社会群体是在市场经济

深入发展的进程中出现并且不断壮大的，因此，新社

会阶层的界定成也随着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以及新

兴业态的不断涌现不断发展变化。2013年，习近平

总书记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

的讲话中指出，“一切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其他新的

社会阶层人士，要发扬劳动创造精神和创业精神，回

馈社会，造福人民，做合格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

的建设者”。与之前的划分相比，最新的界定标准开

始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新社会阶层进行了明确的

区分，这种区分也使得新社会阶层的定义有了广义

和狭义之分，广义的新社会阶层包括非公有制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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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士和其他新的社会阶层人士两部分，而狭义的新

社会阶层则不包括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只包括其他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2015年颁布的《中国共产党统

一战线工作条例(试行)》也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和新

的社会阶层人士进行了明确的区分。2017年2月召

开的全国新社会阶层人士统一战线工作会议，对狭

义上的新社会阶层的分类和构成等问题进行了更为

详细的界定。从具体的构成上来看，新社会阶层的

主体是知识分子，主要包括四类群体：民营企业和外

商投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和社会组织从

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将新社会

阶层的最新界定与之前的划分进行比较，我们可以

发现，原来新社会阶层中的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

户等两类社会群体被划入到了非公有制经济人士的

行列，单独作为统战工作中的一类对象，而包括民营

企业和外商投资企业管理技术人员、中介组织和社

会组织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新媒体从业人员等

在内的新社会阶层也被单独作为一类统战对象。从

一定意义上来说，狭义的新社会阶层是一个统战的

工作概念，而广义的新社会阶层可以指代改革开放

以来新出现的更大规模的社会群体(张海东，2019)。
新社会阶层的生成与快速成长得益于我国市场

经济体制的逐步确立和完善，同时得益于市场化、信

息化、全球化浪潮的快速发展。从市场化的影响上

来看，与市场化相适应的经济制度改革实现了所有

制形式的多样化，促进了非公有制经济的快速发展，

为新社会阶层的成长提供了重要的载体；与市场化

改革相适应的政府职能转变为中介组织、社会组织

的发展释放出了巨大的空间，也为新社会组织的发

展创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从信息化的影响上来

看，信息和网络技术的发展在不断派生出新业态的

同时，也和传统产业实现了有机的结合，从而推动着

传统产业结构的转型升级，进而使得知识和技术的

作用越来越明显，相关领域的专业技术人员规模不

断扩大。从全球化的影响上来看，过去几十年间全

球化进程的不断深入，资本和人力资源等在全球范

围内实现了流动，外资企业规模的快速增长进一步

壮大了新社会阶层队伍。所有这些因素都成为培育

新社会阶层的重要载体，促进了新社会阶层不断成

长壮大。

一、制度保障：新社会阶层一路前行的“护身符”

新社会阶层能够健康茁壮迅速成长与市场化改

革所提供的制度保障密不可分。本文仅列举几个与

新社会阶层直接相关的制度保障做简要分析。

一是以产权制度为核心的市场经济制度建设，

为新社会阶层成长壮大打开了广阔的空间。发展市

场经济就是要打破国家垄断和支配一切资源的格

局，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作用。调动市场主

体的积极性和主动性的核心就是建立明晰而完善的

产权制度。完善的产权制度对于保障市场秩序、保

障市场主体活力和保障市场预期具有重要的意义

(善长，2017)。因此改革的过程也是重新界定产权之

路的过程(周其仁，2017)。
改革开放以来，党和政府出台了一系列推进产

权制度改革的重大举措，有些已经以法律的形式固

定下来，这些为新社会阶层的成长奠定了坚实的基

础。当然，产权制度的建设还是一个未完成的过程，

但是建立完善的产权制度已经成为改革的重点。

2018年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别强调“产权制度是社会

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石。要以保护产权、维护契

约、统一市场、平等交换、公平竞争为基本导向，完善

相关法律法规。对各种侵权行为要依法严肃处理，

对产权纠纷案件要依法甄别纠正。强化知识产权保

护，实行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加快技术、土地等要

素价格市场化改革，深化资源类产品和公共服务价

格改革，打破行政垄断，防止市场垄断。要用有力的

产权保护、顺畅的要素流动，让市场活力和社会创造

力竞相迸发”(李克强，2018)。党的十九大报告也把

完善产权制度作为新时代经济体制改革的重点。这

些重大的改革举措都为新社会阶层的发展提供了制

度保障。

二是不断改革和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建设，为

新社会阶层的发展解决后顾之忧。经过几十年的改

革，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体系日趋健全和完善。改

革开放初期那种对不同群体提供差别性保障的制度

体系正在逐步被健全统一的社会保障目标所取代。

当然，距离完全建成还有一段路要走，但是这种改革

的思路和理念已经深入人心。新社会阶层是体制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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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群体，和体制内群体相比，职业发展有很大的不稳

定性，承担较大的因创业失败等各种因素而导致的

失业或者短期失业的风险，以及由此带来的一系列

生存问题。不能让个体完全承担这些风险是作为社

会安全制度的社会保障体系应该具有的功能。目前

我国的社会保障制度已经开始发挥出为全体社会成

员，特别是生活有特殊困难的群体的基本生活权利

保障功能。仅就新社会阶层本身而言，健全完善的

社会保障体系能够为其解决后顾之忧，使得越来越

多的优秀人才不再考虑借助体制这道保护屏障，可

以安心地在适合自己的领域发挥优长，谋求职业发

展，实现各自的理想。这一点对于体制外创新创业

人员而言尤其重要。

三是鼓励创新创业的制度和政策，为新社会阶

层的成长提供强大的助推力。近些年来，依靠改革

激发市场主体活力，增强发展新动能成为一种新的

发展理念。从中央到地方各级政府大力支持、鼓励

创新创业，推出一系列优惠政策扶持创新创业主

体。在这个过程中，新社会阶层作为创新创业的重

要主体活跃在许多关键领域。以上海为例，可以发

现上海“四新”经济(新技术、新产业、新业态、新模式)
发展迅速，尤其在新材料、信息、金融、物流、创意、咨

询等处于成长期的新兴产业，出现了一批行业领军

企业，出现了专业服务、高技术服务、医疗保健、总集

成总承包、供应链管理、外包服务中介、第三方支付、

第三方物流等新兴业态，以及传统文化与现代科技

相结合的新兴文化业态。这些具有专业化、精细化、

特色化、新颖化特征的企业或组织吸引和积聚大量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就全国来看，鼓励创新创业的

制度安排和系列政策，为释放新社会阶层的活力、激

发其创造力起到了巨大的助推作用。当然，创新创

业具有很大的失败风险，承担这些失败的风险更体

现出新社会阶层这个群体的巨大勇气和可贵精神。

总而言之，与市场化进程相伴随的各种制度保

障(包括本文没有述及的日渐完善的法律制度体系)
是新社会阶层的“护身符”，是其投身社会变革创新

的前提性条件。

二、新社会阶层何以有力量

新社会阶层伴随着市场化改革逐步发展壮大，

而在这个进程中，新社会阶层本身也是社会变革创

新的重要推动力量。

其一，新社会阶层是社会变革的新力量

新社会阶层的创新性实践是市场经济体制建立

和不断完善的一股巨大推力。在我国的改革历程

中，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善在一定程度上是创

新性实践倒逼的结果，也就是实践在先，而后才有逐

步清晰的制度设计。例如，改革伊始并没有确立一

个明确的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而是在经历了多年

的实践探索后才最终提出市场经济体制的路线，直

至目前还在不断地完善中。作为体制外的社会群

体，新社会阶层克服了种种旧的体制因素的束缚，其

敢闯敢试的创新性实践为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完

善提供了巨大的助推力。

其二，新社会阶层是社会创新的驱动力

新社会阶层群体的核心也可以说是创意阶层

(creative class)，尤其非公经济人士和专业技术人员

更是社会创新的驱动力。改革开放以来，新社会阶

层在新产业、新业态、新技术、新型经济和社会组织

的涌现等方面展现出了很大程度的引领作用。反映

到具体的经济社会发展领域，新社会阶层作为社会

创新和发展的驱动力不断增强。在2018年的民营企

业家座谈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在讲话中提道：整个经

济体系中，我国民营经济贡献了 50％以上的税收、

60％以上的国内生产总值、70％以上的技术创新成

果、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90％以上的企业数量

(习近平，2018年11月1日)。这充分说明了新社会阶

层在社会创新领域的巨大贡献。

新社会阶层之所以能够成为社会创新的驱动力

在于以下几个方面：

一是新社会阶层中的专业技术人员掌握着先进

的科学知识和技术，并将其转化为经济活动，成为知

识经济的主要参与者，直接推动了社会生活的巨大

变革。现代社会，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是所有创

新的原动力。现代社会中的经济活动越来越依靠先

进的知识和技术，知识技术领域的重大革新都会推

动包括生活方式在内的社会生活的全面变革。有学

者称之为后工业社会中力量的转移。而在中国社

会，掌握这种力量的精英一部分是新社会阶层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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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技术人员，由于他们的努力，我国在社会创新方

面有了不竭的动力。根据上海大学上海社会科学调

查中心的最新调查数据结果测算可以发现①，在北

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四个特大城市，新社会阶层中

专业技术人员的比例占城市从业人员的比例平均在

三分之一以上，占体制外从业人员的比例平均在四

成以上(表1)。
二是新社会阶层作为市场经济的生力军，能够

最大限度地投身到各种市场经济活动中，按照市场

经济的逻辑和原则合理配置和运用资源，推动生产

要素的高效组合，形成各种各样的新型经济组织。

例如，在互联网经济迅猛发展的今天，各种网络经济

新业态层出不穷，虽然有些不够规范甚或存在乱象，

但是其创新性是不可否认的。可以说，在小康社会

建设过程中，民营经济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而作为新

社会阶层群体中的一分子，非公经济人士也可谓是

居功至伟。除经济领域的社会创新外，由新社会阶

层建立的各种各样的新型社会组织也在社会公益、

社会治理等领域为推动我国社会事业的发展和进步

做出了重要贡献。例如，近些年在扶贫、救灾等方

面，社会组织发挥了很大作用。这些都是新社会阶

层在社会创新方面的突出表现。

三是新社会阶层具有巨大的创新创业精神和勇

气。相较于体制内职业群体，体制外新社会阶层的

职业稳定性比较低，选择体制外职业本身就需要相

当高的风险承受能力。尤其创新创业更是一件高风

险的事业。新社会阶层在创新创业中承担着非常高

的失败、失业风险。人们往往只关注到体制外人士

的成功，却忽视其成功过程中的屡屡失败；只关注到

其收入相对较高，却看不到为此而付出的艰辛努力

和承担的风险。这种直面挑战、勇于承担风险的精

神和勇气是新社会阶层群体不断开拓进取的精神动

力，也是这一群体的创新精神写照。

其三，新社会阶层是社会活力的源泉

高水平的社会流动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之

一，也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社会充满活力的源泉。

习近平同志曾指出：“一个流动的中国，充满了繁荣

发展的活力。”而新社会阶层正是社会流动大军中的

主体，这个群体也是一个充满了社会活力的群体，是

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的源头活水。

从新社会阶层群体的分布来看，在我国特大城

市中新社会阶层的比例较高。根据最新调查数据结

果测算，很多城市的体制外职业人群的比例已经超

过半数以上，表2为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四个城市

情况，可以发现经济发达的地区体制外职业群体相

当高，其中新社会阶层的比例也比较高(参见表 4)。
当然，根据有关数据推算，其他地区的新社会阶层群

体的比例也在逐步提高。较大规模的新社会阶层群

体的存在是市场经济充满活力的充分体现。

从地域流动的角度看，过去几十年我国大规模

表1 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新社会阶层中专业技术人员的比重(％)

表2 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体制内人员和体制外从业人员的分布(％)

类型

体制内人员

体制外人员

合计

北京

31.97
68.03
100.00

上海

19.17
80.83
100.00

广州

16.41
83.59
100.00

深圳

16.78
83.22
100.00

平均

21.32
78.68
100.00

城市

专业技术人员

北京

占城市从

业人员的

百分比

30.75

占城市体制

外从业人员

的百分比

45.21

上海

占城市从

业人员的

百分比

30.01

占城市体制

外从业人员

的百分比

37.13

广州

占城市从业

人员的百分

比

35.27

占城市体制

外从业人员

的百分比

42.19

深圳

占城市从业

人员的百分

比

35.92

占城市体制

外从业人员

的百分比

4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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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社会流动发生在城乡之间，也就是农村向城市

的大规模社会流动。但新社会阶层群体的社会流

动还有更独有的特征，就是城市间的流动呈现出从

中小城市向特大城市流动、从不发达地区向发达地

区流动的明显特点。这种流动一方面给发达地区

注入活力，另一方面也给欠发达地区带来压力。

“总体来看，流动人口既是城市劳动力供给源，也

是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驱动力”(国家卫生健康委

员会，2018)。
从职业流动角度来看，新社会阶层群体的职业

流动频繁，不稳定性高。新社会阶层群体由于具有

较高的市场能力，所以通过市场化渠道获得职业是

其突出特征。加之现实存在的体制区隔，新社会阶

层的职业流动呈现出两个明显的单向性特征。一个

单向性是从体制内向体制外的流动非常明显，而反

过来体制外向体制内的流动渠道不畅通。另一个单

向性就是新社会阶层职业流动大多发生在体制外部

门间，以体制外的循环为主(张海东等，2017)。频繁

的职业流动是新社会阶层群体的活力所在，也是社

会活力的体现。

从阶层流动的角度看，过去四十多年间，我国社

会随着现代化的推进以及经济结构、职业结构的变

迁，阻碍阶层流动的障碍逐步消失，代际向上流动的

机会大大增加。根据最新调查数据结果测算，当前

我国特大城市代际总流动率较高，表3显示户籍人口

总流动率为 69.31％，其中向上代际流动率为

50.89％，向下代际流动率为 18.42％；非户籍人口的

总流动率为 73.44％，其中向上代际流动率为

59.10％，向下代际流动率为14.34％(苏迪，2020)。这

从整体上反映出当前我国社会流动以向上流动为

主，阶层向上流动的壁垒被逐步打破，阶层结构呈现

开放、有活力且有序流动的景象。而且随着时间的

推移，不同时代之间，代际总流动率与向上代际流动

率稳步上升，向下流动率持续下降。代际流动是标

志阶层结构状况及其变化的基本指标。社会学理论

认为，阶层位置在两代社会成员中的传递，显示了社

会阶层的延续性和封闭性；而阶层位置在两代成员

间发生了改变，则显示了社会阶层的流动性与开

放性。

三、新社会阶层的成长推动社会结构转型

新社会阶层的成长壮大带来的另一项社会巨

变是推动了我国社会结构转型。新社会阶层的崛

起终结了传统单位制社会，塑造出一个充满秩序和

活力的现代社会形态。传统单位社会将人束缚在

狭隘的地域和组织中，致使社会流动凝固，社会缺

乏活力。新社会阶层的出现打破了单位制的束缚，

开启了大规模社会流动的序幕。新社会阶层是社

会流动的大军，数亿人广泛的社会流动为全新的现

代社会形态的塑造提供了不竭的动力来源。这种

人类历史上罕见的大规模社会流动深刻地改变了

我国社会的结构。一方面，原来的“两个阶级一个

群体(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群体)”的社会

结构为更加复杂的社会结构所取代；另一方面，整

个社会结构开始朝向更加合理的社会结构形态转

变，尤其在新社会阶层比重较高的特大城市，橄榄

型的社会结构已经初具雏形。之所以形成这个判

断，主要依据在于：

其一，从社会阶层结构特征上来看，新社会阶层

大体属于“体制外中产阶层”。中产阶层的成长和壮

大，是塑造橄榄型社会结构的重要推动力。其二，根

据最新调查数据推算，特大城市中产群体的比重较

大，而狭义的新社会阶层在10个特大城市中占比达

到了12.46％，如果加上私营企业主和个体工商户来

测算，广义的新社会阶层群体规模平均达 20％左

右。表4所列为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四个城市狭

表3 特大城市居民代际流动率(％)

流动类型

总流动率

向上流动率

向下流动率

户籍人口

69.31
50.89
18.42

非户籍人口

73.44
59.10
14.34

表4 北京、上海、广州和深圳新社会阶层规模(％)

城市

新社会阶

层(狭义)
新社会阶

层(广义)

北京

16.08

19.68

上海

14.49

18.69

广州

15.04

22.91

深圳

15.38

2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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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和广义新社会阶层的规模。再加上体制内中产人

群，特大城市中产人群的规模平均接近40％左右，有

些城市甚至远远高于这个比例。这说明日益扩大的

新社会阶层已经成为特大城市橄榄型社会结构的主

要塑造力量。

根据以往全国大型调查数据(中国社会综合调

查CGSS)推算，近年来全国范围内的新的社会阶层人

士比例较为稳定地保持在 5％左右(张海东，2017)。
从最新调查(10个特大城市调查)数据来看，特大城市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的比例远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

尤其是杭州、北京、上海和深圳等城市的新的社会阶

层人士比例已达全国平均水平的3倍左右。当然，特

大城市间新社会阶层规模差异明显，长三角、珠三角

等经济越发达的地区，新社会阶层的比重相对越

高。例如，杭州作为民营经济发达、互联网经济业态

较为突出的城市，其新社会阶层群体规模也达到了

18.60％，位居 10个特大城市首位；北京、上海、广州

和深圳作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程度最高的特大城

市，新社会阶层的比例也相对较高，均在 15％左右。

而天津、武汉、重庆和成都的新社会阶层群体比例相

对较低，均在 10％以下。各个特大城市新社会阶层

的规模与分布较不均衡。

那么，新社会阶层何以能够成为特大城市橄榄

型社会结构的重要塑造力量?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要

从剖析新社会阶层的构成性特征入手。有研究指

出，随着我国产业结构不断升级，高新技术产业、高

端服务业以及互联网经济加速发展，在非公有制经

济领域成长起来一批数量不断增长的专业人员(包
括管理人员、技术人员、文化从业人员)，基于社会学

新中产阶层概念，这部分群体可以称为“体制外新中

产”(李春玲，2017)。从职业特征上来看，作为新中产

的新社会阶层的主体是管理和技术人员，从经济地

位上来看，他们在收入上存在高低之分，但整体而言

大都属于中等或以上收入人群，而正是依据这些特

征，可以判断新社会阶层的成长壮大是特大城市橄

榄型社会结构塑造的重要力量。与此同时，体制内

中产群体的快速增长是另外一支重要的塑造力量。

两者合力共同塑造着特大城市初具雏形的橄榄型社

会结构。

四、新社会阶层的崛起为社会治理方式的转变

提供了巨大的契机

社会治理是国家治理的重要方面。从国家治理

的角度而言，将分化的各社会群体(尤其不同利益群

体)按照制度化的方式进行有效整合是国家治理的

重要内容。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经济体制深刻变革，

社会结构深刻变动，利益格局深刻调整，思想观念深

刻变化，社会分化日趋明显。“社会结构的高度分化

与定型化带来民众诉求的差异性和艰难性日益增

多，社会群体在不断重组的同时其价值取向也日益

多样化；社会的快速流动、利益格局及资源配置方式

的深刻调整导致社会多主体之间关系的高度复杂

化，并带来更加多样化的社会矛盾与冲突”(李友梅，

2018)。从社会学的视角来看，分化是社会发展的一

种动力，没有适度分化，社会发展将失去动力，社会

必将丧失活力，但缺乏整合的过度分化又将导致社

会秩序紊乱，社会良性运行遭到破坏。因此，国家治

理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对分化的社会及时地进行

整合，将分化的各社会群体按照制度规范，以一定的

方式“组织起来”，以实现安定有序而又保持活力的

国家治理目标。“因而将不断分化的阶级阶层，或者

将所谓‘新社会阶层’整合到社会的核心结构之中，

其实质是如何将不断分化的新社会阶层整合到社会

的权力结构中”(李路路、王薇，2017)。毫无疑问，将

新社会阶层“组织起来”是实现上述目标的重要

方面。

我们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考察新社会阶层的崛起

为社会治理方式转变提供契机的问题。

一方面是社会治理结构问题，包括社会治理体

制变革；另一个方面是新社会阶层本身参与社会治

理的问题。

先看第一个方面。新社会阶层崛起后，传统社

会治理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日益突出。新社会阶层有

较强的参与意愿和参与能力，但缺乏有效的制度化

途径参与到社会治理中去，所以整体而言，在传统社

会治理格局中处于边缘化状态；与此同时，传统社会

治理体制应如何对新社会阶层进行有效的社会治理

也面临挑战。如何解决这个社会治理的结构性问

题?换言之，如何在市场经济条件下改革传统社会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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理方式，有效应对新社会阶层的崛起，从而实现对社

会的有效整合，维护社会秩序，保持社会活力?在这

方面，党和国家经过长期的探索，逐渐形成了明晰的

思路。

回顾过去 40年社会治理思路演进可以发现，社

会治理领域的转型大致经历了以下几个阶段。党

的十六届四中全会前，社会治理领域基本上沿用传

统社会管理思路，虽然期间有过地方性的探索，但

是没有形成全国性整体的社会治理新思路；2004
年，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首次明确提出建立健全党

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管理

格局。这个阶段的整体思路可以概括为建立不同

主体参与的社会管理格局，但仍然是一种社会管理

的逻辑。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加快推进社会体制

改革，要围绕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管理体

系，加快形成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

参与、法治保障的社会管理体制。这个阶段开始注

重社会管理体制改革，强调体制建设的重要性。

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第一次明确提出创新

社会治理体制，将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

公众参与、法治保障确定为社会治理格局。这在社

会治理领域是一个划时代的新思路，明确提出以社

会治理取代社会管理，突出了多元共治的新思路。

十九届四中全会强调坚持和完善共建共治共享的

社会治理制度，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

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为多元共治的社会治理勾画了

更加清晰的蓝图。总体来看，改革开放以来，我国

的社会治理沿着一个渐进式的逻辑逐步实现了转

型。从早期的社会管理逻辑到社会管理体制下的

多主体参与，再到以社会治理取代社会管理，最后

形成新时代多元共治的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新

思路。

再看第二个方面的问题。从新社会阶层参与社

会治理的进程来看，2015年，《中国共产党统一战线

工作条例(试行)》把“新的社会阶层人士”纳入统战工

作对象。2016年7月，经党中央批准，中央统战部专

门成立了负责新社会阶层人士工作的职能部门。其

后，各级统战部门围绕将新社会阶层“组织起来”开

展工作，纷纷成立“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联谊会”(简称

新联会)。新联会，作为一种创新统战工作的机制和

方法，在推进新社会阶层的统战工作，积极引导新社

会阶层的社会政治参与，充分发挥新社会阶层在社

会公益事业中的重要作用。将新社会阶层“组织起

来”是新社会阶层组织化的一个重要问题。

分析这个问题要和整个社会的组织化状况相

联系。改革开放前，我国社会是一个高度组织化的

社会，在计划经济体制下，通过城市单位制、农村人

民公社制等一系列社会管理制度，实现全体社会成

员的高度组织化，实现社会安定有序的同时，也扼

杀了社会流动，使整个社会丧失活力。改革开放

后，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日趋完善，传统

的以单位制、人民公社制为代表的社会管理体制解

组或衰落，体制外部门不断成长壮大，而且人员大

都处于无所属状态，这实际上是一种去组织化或者

非组织化的状态。必须看到，这种状态一方面是社

会活力之所在，另一方面，也是社会整合的重心所

在。当前，对新社会阶层的组织化，从历史的逻辑

来看，也可以说是社会的再组织化，但是这个再组

织化必须基于社会治理的新思路，即建设共建共治

共享新格局。基于这个思路，新社会阶层的组织化

要保持程度适中的组织化状态，方能有利于国家治

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实现有效的社会整

合，使社会安定有序；而不应该过度组织化，不能回

归过去高度组织化的状态，致使社会丧失活力。这

方面还需要一系列完善的制度设计来保障新社会

阶层有效参与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发挥推动社会

治理创新的作用。

总之，新社会阶层的不断成长和壮大与改革开

放的历史进程相伴随，这个过程也是新社会阶层积

极主动参与并推动社会变革创新的过程。虽然一些

变革创新需要制度规范和监管，但整体而言新社会

阶层的社会变革创新精神和贡献不容忽视。习近平

总书记曾经指出：变革创新是推动人类社会向前发

展的根本动力。谁排斥变革，谁拒绝创新，谁就会落

后于时代，谁就会被历史淘汰。在一系列的制度保

障这个前提下，新社会阶层在改革开放的历史大潮

中锐意进取、勇于创新，已成为我国社会变革创新的

生力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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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数据来源于上海大学上海社会科学调查中心 2019年

在全国10个特大城市实施的“新时代特大城市居民生活状况

调查”。该调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上海市人民政府上海研

究院资助。调查采用分层多阶段整群PPS抽样的方法，在京

津冀、长三角、珠三角、长江中游、成渝等五大城市群中分别抽

取两个代表性城市，分别为北京、天津、上海、杭州、广州、深

圳、武汉、长沙、重庆、成都共 10个城市进行问卷调查。城市

内部分为新城区和老城区两个抽样层。各阶段的抽样单位分

别为：以县区为初级抽样单位，以镇街为次级抽样单元，以居

委为三级抽样单元，随机抽取家庭户，再在户内运用KISH表

进行随机抽样获取样本 1人。10个特大城市的总样本量为

10026个。本文使用部分数据，下文的数据如无特殊说明，均

源于本次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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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Force in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
How Do the New Social Stratum Promote the Innovation of Social Reform

Zhang Haidong
Abstract：The growth of the new social stratum has been benefited from the establishment and continuous im⁃

provement of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in China. The socialist market economy system provides various in⁃
stitutional support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the new social stratums. In this context, the new social stratum with the
unique characteristics make themselves become the new sources of social vitality. As a new force, they promote the in⁃
novation of social reform in China. The growth of the new social stratum has also promoted the transformation of the so⁃
cial structure in China. In megacities where most new social stratums live in, the olive-shaped social structure has al⁃
ready taken shape. The rise of the new social stratum provides an opportunity for the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gover⁃
nance. The new social stratum begin to participate in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 governance community and play a
more active role in promoting social governance innovation.

Key words：New social stratum; Innovation of social reform; Transformation of social structure; Social gover⁃
nance commun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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